永远的一零一
 ------为校庆而作
1961届高三2班   凌启柏   
我们又重新造访
圆明园，这一角土地，

熟悉而亲切。

一零一情结

浓浓的，淡淡的，

伴随着我们多事的岁月，

带着

这样的，那样的

刻在心底的记忆。

已经过去几十年啦——

生活起过很多变化。

而我们，也有了太多的改变。

但在这儿，

那往日的一切

又重新生动地
萦绕耳际

就好像昨天

还漫步在校园里。

这儿是自流井，

虽然早已没有了流水潺潺，

但有谁能忘记
那水，那泉，

那沁人心肺的凛冽，

那仿佛从泉水里
飞出的欢声笑语？

这儿是少年湖，

在荷叶青青的夏日，
我们曾坐在湖边的石头上，

听那蛙声高唱，知了长鸣，

看书，“谈心”，还时不时的犯愣儿。

那边是圆明园的芦苇荡，

好大一片芦苇，白茫茫，

哪怕是在北风呼啸的冬日里，

也总有三千米长跑的身影。

在音乐课堂
校史联唱的歌声
一阵阵飘向窗外。

这是高三二班的教室，

还记得周末的晚上，

一把生涩的小提琴

也曾奏响过
四小天鹅欢快的旋律。

有人低声唱着，
“莫斯科近郊的桦树林，

在远处沙沙响，

从雅乌兹河上

飘来了愉快的小船-----。”

想起来了，记起来了，

那时候一张张稚气的脸，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几年难忘的时光。

在万寿后山

我们曾追逐着游戏，

欢笑声洒满

古老的红墙残壁。

在月色朦胧的知春亭畔，

那最后一次班会，

记得吗？

夏夜晚风轻轻吹来，

有人朗诵着，

是莱蒙托夫那首孤独的“帆”，

像是在寻求，又带着些渴望

也曾记得，

那热火朝天的大跃进，

在海淀东北旺冬天冰冻的土地上，

我们舞动着铁锹。

在猪圈旁，

土制小高炉的炉火

跳动着，映红了无知而兴奋的脸庞。

在大操场，

跳远的沙坑挖了又挖，

三级跳人人都喜地欢天-----。
还有-----还有那------

尽管有些是时代的谬误，

但却是留在我们心底

抹之不去的印记。

那时候啊，

有多少激情，

在迷茫中悠然而生

又在迷茫中悄然逝去，

我们读过普希金，

读过莎士比亚，

歌德，雪来，屠格涅夫；
也读过黑格尔，笛卡尔，

不明白“纯粹理性批判”

不甚解“我思即我在”

尽管有时也争得面红耳赤，

尽管找不到近似真理

但那终究是------

属于高三二的

特殊的回忆。

班里也曾有“先进”，“落后”，

但这一切都早已成为往事的趣谈

让我们以宽容的心

去回味，

当年那带着深深时代烙印的

有些可笑的词语。

几十年过去了，
同学啊，

它仅仅是，仅仅是

青春年华的代名词

在虚浮招摇的今天，
那份纯真是多么的珍贵；

让我们在心底亲切地问一声：

老同学，你好吗？

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伙伴，

在历经沧桑

那发黄的照片上

我们一眼就会看到他。
那是郭世英-----*  
                               
那么多生动的回忆，                                  
还有那些幼稚的激情，

都相伴着你。

倘若上天有灵，

你一定会含笑回首，感慨无比。

谁曾想到，文革浩劫中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字母

竟然会夺去

一个那么年轻的生命

带走了无尽的问号

也留下了难解的遗憾。

你那睿智而又困惑的头脑

曾经不停、不停地思索，

那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的真理。
在一零一的舞台上，

你扮演过人生路上过客匆匆，

但好在圆明园这一角土地上，

在属于高三二的记忆中

你依旧是心灵感召的常客，

------聚会时谈得最多的，依然是你。

圆明园的歌，

曾经带着一百零一个人生的梦，

愉快地飞出心田，

迷茫中飞向远方。

“我们是高三的学生

母校最大的儿女

我们将走向大学的课堂

祖国的工厂农庄------”

是的，我们上过了大学，

体验了车间和农场，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

面对过人生的风雨。

我们曾经一起走过

尽管生活的路千般不同

但什么也不能代替
记忆中的你，和我
还有圆明园那一角土地上

流淌的青春，纯真。

毕竟，
我们一起见证了

青春的激情，

青春的绚丽：

也一起体验过

青春的迷茫，

青春的梦幻。

今天，当我们怀着一颗平和的心

以宽容的目光

回眸往事

让我们说，一零一的青春，

因美丽而无悔

因无邪而纯真

更因无价而永恒。

祝福你，永远的一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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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1日1961届高三在毕业典礼上合唱“我们是高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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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郭末若幼子，一0一中61届高三二班团支书，考入北大，文革中遭迫害致死。





